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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日
商
場
人
來
人
往
，
在
通
道
上
有
人
爭

執
，
本
來
偌
寛
的
通
道
，
造
成
人
潮
擠
塞
，

大
家
都
有
耐
性
，
側
身
慢
行
。
有
人
勸
架
欲

結
束
爭
拗
，
讓
通
道
回
復
正
常
，
主
角
之
一

的
女
士
還
是
喋
喋
不
休
：﹁
我
不
是
想
跟
你

強
辯
，
我
只
是
要
你
明
白
…
…
。﹂
女
士
為
求

個
說
法
，
還
要
糾
纏
下
去
，
有
時
真
是
有
理
說

不
清
，
本
來
真
理
愈
辯
愈
明
，
畢
竟
耐
心
聆
聽

的
人
不
多
，
大
家
都
要
正
常
秩
序
過
日
子
呀
。

說
不
清
的
事
情
可
多
着
，
那
天
在
羅
湖
往
深

圳
排
隊
自
助
過
關
，
後
面
兩
位
男
士
吵
起
來
，

原
來
有
人
插
隊﹁
打
尖﹂
。
被﹁
打
尖﹂
的
男

士
大
叫﹁
請
排
隊﹂
，
那
位﹁
打
尖
男﹂
破
口

大
駡
：﹁
我
們
一
家
人
過
關
，
當
然
要
一
齊

啦
，
你
一
點
愛
心
也
沒
有
，
你
究
竟
係
咪
香
港

人
嚟
！﹂
遇
上
聲
大
夾
惡﹁
打
尖
男﹂
，
秀
才

遇
着
兵
，
有
理
說
不
清
。

香
港
人
應
該
是
怎
樣
的
呢
？
不
是
應
該
守
秩

序
嗎
？
一
家
人
又
如
何
，
還
是
要
排
隊
的
，
你
可

以
禮
貌
要
求
人
家
讓
你
一
家
子
，
但
人
家
讓
你
是

﹁
義﹂
，
不
讓
你
是﹁
理﹂
，
何
況
連
禮
貌
徵
詢

也
沒
有
。﹁
打
尖
男﹂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
佔
了
別

人
便
宜
，
還
要
大
條
道
理
教
訓
人
家﹁
沒
愛

心﹂
，
惡
人
先
告
狀
，
實
令
人
側
目
。

香
港
社
會
現
在
就
是
太
多
聲
大
夾
惡
的﹁
打

尖
男﹂
湧
現
，
說
着
似
是
而
非
的
歪
理
，
但
又
有

專
業
人
士
為
他
們
鳴
鑼
護
短
。
有
立
法
會
議
員
宣

誓
就
任
期
間
，
無
視
莊
嚴
誓
詞
，
展
示﹁
港
獨﹂

標
語
，
使
用
辱
華
字
眼
，
拒
不
道
歉
，
還
振
振
有

詞
，
指
責
政
府
和
建
制
派
議
員
阻
撓
其
二
次
宣

誓
。
對
待
這
些
無
視
法
律
的
行
為
，
明
明
白
白
的

對
錯
擺
在
眼
前
，
那
些
身
為
律
師
的
議
員
，
為
了

政
治
目
的
，
以
其
語
言
偽
術
，
混
淆
視
聽
，
實
枉

其
法
律
專
業
。

「打尖男」

和
朋
友
到
專
做
其
家
鄉
菜
的
酒
樓
吃
飯
，
朋

友
拿
起
酒
樓
的
菜
單
研
究
，
發
現
菜
單
經
過
精
心

設
計
的
扉
頁
上
把
美
食
與
鄉
愁
相
聯
繫
，
朋
友
說

﹁
鄉
愁﹂
帶
點
淒
涼
的
意
味
，
不
如
用﹁
鄉
戀﹂

來
得
貼
切
，
酒
樓
老
闆
欣
然
接
受
。

此﹁
鄉
戀﹂
反
而
觸
發
了
我
的﹁
鄉
愁﹂
。

生
於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的
我
是
一
個
難
以
尋
根
的

人
，
父
母
來
自
不
同
的
地
方
，
且
也
背
井
離
鄉
多

年
，
而
我
自
小
隨
父
母
工
作
調
動
各
處
搬
遷
，
所
到

之
處
，
短
則
三
五
月
，
長
亦
不
過
三
五
年
，
有
時
候

剛
入
學
，
還
未
與
新
同
學
熟
悉
起
來
，
便
又
要
搬

走
。
與
父
母
聚
少
離
多
，
常
被
寄
養
在
親
戚
朋
友
家

裡
，
一
年
中
難
得
與
他
們
見
上
幾
面
。
每
次
短
暫
的

見
面
後
分
別
，
總
是
傷
心
地
哭
到
不
能
自
已
。

因
此
，
少
年
識
得
愁
滋
味
。
讀
到
余
光
中
先
生
的

︽
鄉
愁
︾
，
咀
嚼
着﹁
鄉
愁
是
一
枚
小
小
的
郵
票
，

我
在
這
頭
，
母
親
在
那
頭﹂
，
便
觸
動
了
心
底
的
傷

痛
，
及
至
讀
到﹁
後
來
啊
，
鄉
愁
是
一
方
矮
矮
的
墳

墓
，
我
在
外
頭
，
母
親
在
裡
頭﹂
時
，
不
禁
流
下
與

年
紀
不
相
稱
的
酸
楚
的
淚
。

﹁
何
處
合
成
愁
，
離
人
心
上
秋﹂
。
其
實
年
少
時

的
我
的﹁
鄉
愁﹂
，
極
大
程
度
上
是
對
父
母
的
一
種

依
戀
，
一
種
由
於
長
期
分
離
而
患
得
患
失
的
苦
惱
。

處
在﹁
遊
牧
民
族﹂
狀
態
裡
的
生
活
方
式
，
出
生

地
、
成
長
地
、
棲
息
地
跨
越
天
南
地
北
，
而
又
總
是

漂
泊
不
定
，
以
至
於
我
的
心
中
並
無﹁
故
鄉﹂
的
概

念
，
只
覺
得
有
父
母
在
的
地
方
，
才
是
故
鄉
，
才
能

不
愁
。

余
光
中
先
生
後
來
寫
的
︽
鄉
愁
四
韻
︾
，
仍
舊
有
着
距
離
的

疼
痛
和
思
念
的
滄
桑
，
字
裡
行
間
濃
濃
的
都
是
遠
離
故
鄉
、
浪

跡
天
涯
的
遊
子
憂
傷
的
情
思
。
成
年
後
的
我
，
已
經
歷
經
滄
海

桑
田
，
更
能
品
出
詩
人
一
字
一
句
中
厚
重
、
深
沉
的
滋
味
。

父
親
退
休
後
選
擇
在
鄉
下
定
居
，
我
帶
女
兒
回
去
看
他
。
不

過
兩
個
多
小
時
的
航
程
，
飛
機
一
起
一
落
，
說
到
就
到
，
女
兒

去
時
歡
天
喜
地
，
回
來
時
亦
歡
天
喜
地
，
與
父
親
告
別
時
並
無

半
點
傷
感
，
告
知
父
親
：﹁
外
公
，
下
次
放
假
我
再
飛
來
探

你
。﹂教

女
兒
朗
誦
︽
鄉
愁
︾
，
她
的
聲
音
清
晰
悅
耳
，
抑
揚
頓

挫
，
聽
來
極
具
美
感
，
只
是
無
法
從
中
聽
出
半
點﹁
愁﹂
意
。

在
眼
前
年
少
的
孩
子
心
裡
，
故
鄉
與
他
鄉
並
無
區
別
，
於
她
而

言
，
所
謂
故
鄉
，
不
過
是
一
張
機
票
，
一
段
航
程
，
飛
到
一
個

陌
生
的
地
方
做
短
暫
的
旅
遊
，
跟
隨
父
母
走
親
訪
友
，
吃
上
幾

餐
在
長
輩
口
中
有
着﹁
故
鄉
味
道﹂
的
美
食
罷
了
。

於
是
，
曾
經
的﹁
鄉
愁﹂
一
去
不
復
返
，
成
為
了
如
今
的

﹁
鄉
戀﹂
，
而
這﹁
鄉
戀﹂
，
大
約
也
只
是
當
下
多
數
人
眼
中

美
食
的
代
名
詞
而
已
。

是
的
，
仔
細
思
量
，
曾
經
詩
一
般
撩
人
情
思
、
綿
長
悠
遠
、

撥
動
過
幾
代
人
心
弦
的
鄉
愁
，
大
多
是
基
於
時
間
、
空
間
的
距

離
。
遠
在
他
鄉
的
遊
子
，
因
為
種
種
原
因
無
法
成
行
返
鄉
，
才

在
他
鄉
發
愁
，
才
有
了
思
念
。
如
今
科
技
日
益
發
達
，
空
間
的

距
離
愈
來
愈
短
，
即
便
從
大
洋
彼
岸
的
美
國
飛
到
中
國
，
也
不

過
短
短
的
十
幾
個
小
時
而
已
。
沒
有
了
距
離
感
，
鄉
愁
便
日
益

地
淡
化
了
。

也
許
某
一
天
，
鄉
愁
這
種
虛
無
的
思
緒
便
徹
底
地
消
失
在
人

類
的
情
感
裡
了
。

不
知
道
應
該
是
喜
是
憂
，
如
果
鄉
愁
真
的
消
失
，
人
類
的
情

感
便
少
了
一
個
安
放
的
角
落
。
想
想
當
下
的
城
鄉
，
處
處
變
得

一
樣
，
樓
房
、
街
道
甚
至
天
空
，
都
是
那
麼
的
相
像
，
宛
如
克

隆
城
。
這
樣
千
城
一
面
的
故
鄉
似
乎
倒
也
沒
有
特
別
讓
人
留
戀

的
地
方
，
遊
子
們
很
自
然
地
直
把
他
鄉
作
故
鄉
。

真
的
那
樣
久
了
，
鄉
愁
沒
了
，
鄉
戀
估
計
也
同
時
蕩
然
無
存

了
吧
。

當鄉愁成為鄉戀

兩
位
新
晉
立
法
會
議
員
利
用
莊
嚴
的

宣
誓
儀
式
玩
花
招
，
不
但
違
法
宣
揚
政
治

主
張
，
更
出
現
辱
華
言
論
，
事
後
還
態
度

輕
佻
，
自
相
矛
盾
地
諸
多
狡
辯
，
猶
如
一

場
場
語
無
倫
次
的
小
丑
表
演
，
結
果
引
起

公
憤
，
連
其
選
民
也
大
喊﹁
後
悔﹂
，
自
己
則

騎
虎
難
下
。

事
發
之
後
，
還
有
些
言
論
為
他
們﹁
說
情﹂

︵
同
類
政
治
主
張
者
除
外
︶
，
說
什
麼﹁
勿
怪

年
輕
人﹂
，
要
怪
教
育
制
度
。
教
育
制
度
當
然

要
檢
討
，
但
總
不
能
因
為﹁
年
輕﹂
就
不
用
承

擔
後
果
，
何
況
沒
有
社
會
經
驗
的﹁
年
輕
人﹂

卻
跟
經
驗
豐
富
的
資
深
議
員
享
有
同
等
待
遇
。

既
然
觸
犯
了
社
會
上
大
多
數
人
無
法
容
忍
的
底

線
，
又
沒
真
誠
認
錯
，
為
什
麼
要
一
而
再
地
給

予
機
會
呢
？
再
說
，
不
當
議
員
，
又
不
是
滅

聲
，
在
議
會
之
外
，
同
樣
有
機
會
。
所
以
，
事

件
折
射
出
的
問
題
還
包
括
這
種
和
稀
泥
文
化
和

所
謂﹁
老
好
人﹂
禍
害
。

其
實
，
無
論
你
是
不
懂
事
的﹁
小
學
雞﹂
，
還
是
惡
意

刁
難
的
政
客
，
用
侵
華
日
軍
的
辱
華
語
言
來﹁
宣
誓﹂
已

超
出
政
見
之
爭
的
極
限
。
即
使
在
海
外
，
當
地
極
右
派
以

﹁
支
那﹂
或﹁
支
那
人﹂
來
罵
華
人
或
用
侮
辱
性
語
言
罵

另
一
個
民
族
，
也
會
遭
到
抗
議
，
同
樣
要
求
其
公
開
道

歉
，
擔
任
公
職
者
也
被
要
求
辭
職
，
何
況
說
這
話
的
還
是

如
假
包
換
的
中
國
人
，
在
莊
嚴
的
議
會
大
堂
。

香
港
有
些
人
現
在
什
麼
事
動
輒﹁
普
世
價
值﹂
或﹁
國

際
標
準﹂
，
但
他
們
口
中
的﹁
國
際﹂
只
限
幾
個
西
方
大

國
，
而﹁
普
世﹂
更
有
選
擇
性
。
我
隨
手
找
一
個
既
新
潮

又
普
世
的﹁
國
際
例
子﹂
︱
二
零
一
一
年
，
國
際
知
名

品
牌
迪
奧
︵D

ior

︶
主
設
計
師
加
里
安
奴
︵John

G
allano

︶
在
巴
黎
一
家
酒
吧
出
口
侮
辱
猶
太
人
情
侶

︵
後
來
證
實
是
意
大
利
人
︶
而
被
捕
並
遭
罰
款
，
雖
然
有

人
證
明
他
當
時
喝
醉
了
，
他
並
為
此
事
公
開
道
歉
，
也
有

個
別
猶
太
人
說
，
那
只
是
酒
後
失
言
，
不
覺
得
受
辱
。
但

一
周
後
，
他
仍
然
遭
到
集
團
解
僱
。
迪
奧
總
裁
托
雷
達
諾

︵Sidney
T
oledano

︶
發
聲
明
說
：﹁
我
嚴
正
譴
責
加

里
安
奴
所
言
，
完
全
違
背
本
公
司
精
神
。﹂

結
果
，
這
位
設
計
天
才
在
時
尚
界
沉
寂
一
段
日
子
。
當

然
，
他
現
在
已
重
新
出
發
。
在
法
國
，
發
表
反
猶
太
人
言

論
是
非
法
的
，
比
較
起
來
，
香
港
一
些
網
民
的﹁
蝗
蟲

論﹂
和
對
內
地
人
的
歧
視
性
言
論
甚
至
充
斥
於
個
別
報

章
。
到
底
我
們
所
追
求
的﹁
普
世
價
值﹂
或
要
保
護
的

﹁
核
心
價
值﹂
是
什
麼
？
而
政
府
或
教
育
界
做
了
什
麼
？

或
應
該
有
哪
些
具
體
措
施
？

社會底線

近
年
興
起﹁
斷
食﹂
︵Fasting

︶
一

詞
，
在
西
方
如
瑞
士
、
德
國
、
美
國
等
有

專
業
斷
食
療
養
院
、
斷
食
醫
院
，
有
醫

生
、
護
士
、
營
養
師
二
十
四
小
時
全
程
監

察
身
體
變
化
，
從
醫
療
角
度
為
病
人
以
斷

食
方
法
治
病
。
最
嚴
謹
的
斷
食
，
其
間
由
一
天

至
數
星
期
不
等
，
不
吃
、
只
喝
水
或
檸
檬
水
，

配
合
適
量
運
動
，
讓
身
體
腸
胃
充
分
休
息
，
重

啟
免
疫
系
統
的
修
復
機
制
，
據
相
關
報
道
，
不

少
癌
症
或
重
症
病
人
病
情
也
得
到
控
制
。

最
早
文
字
記
載
是
哲
學
家
蘇
格
拉
底
和
柏
拉

圖
為
達
至
身
心
效
率
而
斷
食
十
天
。
在
世
界
各

地
也
有
宗
教
如
佛
教
、
天
主
教
、
回
教
等
或
從

靜
化
心
靈
方
向
而
舉
行
斷
食
營
。
在
中
國
也
有

不
少
有
關
斷
食
記
載
，
在
古
代
稱
之
為﹁
辟

穀﹂
，
曾
有
許
多
典
籍
文
獻
關
於
辟
榖
，
如

︽
大
戴
禮
記
．
易
本
命
︾
：﹁
食
肉
者
勇
敢
而

悍
，
食
穀
者
智
慧
而
巧
，
食
氣
者
神
明
而
壽
，

不
食
者
不
死
而
神
。﹂
；
︽
抱
朴
子
．
雜
應
︾

中
記
載
：﹁
余
數
見
斷
穀
者
三
年
二
年
者
多
，

皆
身
輕
，
顏
色
好
，
勘
風
寒
暑
濕
，
大
都
無
肥

者
耳
。﹂
許
多
人
誤
解
了
辟
穀
意
思
是
不
吃
穀

類
，
其
意
還
包
含
氣
功
配
合
。

大
家
也
會
奇
怪
只
要
意
志
力
不
吃
東
西
便

可
，
為
何
大
費
周
章
參
加
斷
食
營
？
在
斷
食
療

法
角
度
，
除
了
身
體
排
毒
外
，
還
要
靜
化
心

靈
。
如
果
仍
然
身
處
高
壓
城
市
環
境
，
而
且
不

斷
有
資
訊
干
擾
自
己
，
容
易
放
棄
，
只
會
毒
上

加
毒
！

現
代
人
每
天
吃
進
不
少
化
學
食
物
，
也
接
收
大
量
不
良

資
訊
，
特
別
是
近
年
社
會
爭
吵
不
斷
，
身
心
已
超
出
負

荷
，
為
健
康
着
想
，
簡
單
斷
食
和
靜
坐
，
有
助
排
毒
。
休

息
是
為
了
走
更
遠
的
路
，
香
港
人
加
油
！

斷食療法

女
人
看
着
手
機
上
的
合
照
，
臉
上
露
出
異
常
興
奮

的
神
情
，
高
興
地
大
聲
說
：﹁
原
來
喜
歡
一
個
人
是

那
麼
快
樂
的
事
！﹂

是
嗎
？
是
的
，
對
正
在
這
個
狀
態
下
的
她
來
說
，

確
是
如
此
。
但
她
說
這
句
話
的
時
候
，
坐
在
她
身
邊

的
卻
是
一
直
暗
戀
着
她
的
男
人
。
男
人
聽
到
她
說
原
來
喜

歡
一
個
人
是
那
麼
快
樂
的
事
時
，
他
也
會
感
到
快
樂
嗎
？

不
，
因
為
她
喜
歡
的
人
不
是
他
而
是
別
人
。
他
對
喜
歡
一

個
人
的
理
解
，
是
原
來
喜
歡
一
個
人
是
那
麼
愁
苦
淒
楚
的

事
。
就
是
因
為
他
喜
歡
的
她
不
喜
歡
他
而
喜
歡
別
人
，
他

知
道
他
以
後
的
日
子
將
是
憂
鬱
的
。

同
樣
是
喜
歡
，
一
個
是
全
然
絕
對
的
快
樂
，
一
個
是
全

然
絕
對
的
悲
傷
。
但
，
這
只
是
女
子
說
話
時
的
當
下
情

況
。
因
為
她
喜
歡
的
那
個
人
，
原
來
是
早
有
心
上
人
的
。

當
她
知
道
之
後
，
她
歡
欣
的
話
恐
怕
會
改
為
：﹁
原
來
喜

歡
一
個
人
是
那
麼
痛
苦
的
事
情
！﹂
那
麼
暗
戀
着
她
的
男

子
聽
到
這
話
時
會
不
會
有
同
感
？
這
個
時
候
，
會
的
，
因

為
那
曾
經
是
他
的
經
歷
。

歡
樂
與
愁
苦
，
原
來
都
是
從
喜
歡
開
始
的
。
戀
愛
中
的

人
如
是
，
不
在
愛
戀
中
的
人
又
何
嘗
不
是
？
比
如
孩
子
從

未
吃
過
燕
窩
鮑
魚
，
父
母
忽
然
賺
多
了
外
快
，
特
別
全
家

人
一
起
到
餐
館
去
享
受
一
下
作
慶
祝
。
但
自
從
吃
過
一
次

之
後
，
孩
子
就
喜
歡
上
燕
窩
和
鮑
魚
了
，
只
要
家
人
到
外
用
餐
時
，

他
就
想
起
那
份
美
味
，
父
母
怎
麼
辦
？
那
是
喜
歡
帶
來
的
後
果
，
是

苦
是
愁
是
快
樂
，
就
要
看
孩
子
和
父
母
以
後
的
想
法
了
。
但
這
一

切
，
都
源
自
於
喜
歡
。

就
是
因
為
有
喜
歡
，
所
以
商
人
就
千
方
百
計
製
造
出
商
品
會
讓
人

喜
歡
的
效
果
，
令
消
費
者
一
旦
喜
歡
上
之
後
，
就
掉
進
購
買
的
漩
渦

裡
不
能
自
拔
，
從
此
，
喜
歡
就
成
為
噩
夢
而
不
自
知
。
當
然
，
能
時

時
都
有
購
買
能
力
的
人
是
不
怕
這
種
喜
歡
的
。
但
像
美
國
發
生
的
因

為
喜
歡
一
雙
貴
價
的
球
鞋
但
無
力
購
買
，
只
能
去
搶
劫
錢
財
來
完
成

喜
歡
，
那
就
是
悲
劇
了
。

你
喜
歡
喜
歡
嗎
？
那
可
是
未
知
結
果
的
源
頭
啊
。

一切從喜歡開始

晚上八點，十字路口。白天剛下過一場秋雨，
冷風如刀子，刺骨地涼。我在路邊等人，聽到兩
個人正在大聲嚷嚷。「你趕快領個媳婦回來，讓
你媽在那邊也能安心。聽見了嗎？」「知道了，
難道我不想成家嗎？」對面超市的霓虹燈照在地
上，我看清男子一手扶着自行車，一手點着煙。
能看得出，他們是一對父子。
「打你手機也不接。天冷了，一床被薄吧？要
是你媽在，就能用新棉花給你絮一床新的……」
「別說了，提這些幹嘛！」他長長地嘆了一口
氣，還沒說完，他就跨上腿，騎上車消失在如水
的夜色中。「臭小子，你慢點！不忙時就回
家……」高個男人大聲吼道。地上的煙頭，半明
半滅，閃着微弱的光。男人緩緩背過身去，自言
自語道：「你走了一百天，放心吧，我會把兒子
照顧好。我也會做飯了，做得不好吃，慢慢就會
好了。」
聽到這裡，叫人心裡酸酸的，又氤氳出一片暖
意。男子二十多歲，母親剛去世三個月，以前都
是女人持家，她走後爺倆什麼都得從頭學起。平
日裡男子很少回家，爺倆交流少，這次是提前約
好，回來給母親過百日，在街口燒燒紙。爺倆一
碰面，說不到一塊兒，叛逆的兒子騎上車走了，
留下老父親孤獨的身影。
人們常說，父愛如山，但是很多時候，那個

「愛」字內斂在心底，蜿蜒成一條河流，源源不
斷地滋養和護持，直到我們長大後，經歷一些事
情，才會懂得父親。在我看來，讀懂母親需要情
感的滴灌，讀懂父親需要時間的沉澱。
我住的小區裡，有一對特殊的父子。兒子大眼
睛，櫻桃嘴，紅紅的，很惹人喜愛。每有人對他

說話，他的喉嚨裡就發出「嗚嗚嗚」的聲音，然
後搖搖頭。他是個聾啞人，先天致殘，沒有人細
問過。上幼兒園時，天天看到他的父親接送他，
接他的時候，帶上滑板車，兩人一前一後，在街
道上飛馳。小夥伴做遊戲，他愛湊熱鬧，不會說
話，就用手比劃，別人看不懂，他會生氣，甚至
發怒。
有一次，見他蹲在地上，莫名發脾氣，他的爸
爸趕來，拽起他的胳膊，想帶他回家，他很執
拗，不回。只見淚水在他的眼眶裡打轉，滿腹委
屈的樣子。「聽話，回家爸爸和你玩兒。」他踩
上滑板車，溜出一米遠的距離。直到天黑，媽媽
下班回來，他才回家。事後才知道，有人給他起
外號「小啞巴」，他氣不過，又無處發洩，才與
爸爸慪氣。
從那以後，每天清晨，父子倆都會準時出現在
校園的操場上，跑步、打球，鍛煉身體，風雨無
阻。即便是冬天，室外大霧鎖城，也能看到一高
一矮的運動身影。兩人累了，就停下來，互相打
手語，速度很快，很投機的樣子。那是外人無法
理解的幸福。後來，男孩被選拔到殘疾人游泳
隊，配有專門教練。他聰明，進步快，很快就贏
得教練的偏愛。
今年邂逅他們，男孩戴着棒球帽，身着名牌運
動裝，眼睛裡盈滿自信，父子倆邊走邊說，意猶
未盡，就連男孩的牙套也平添幾分可愛。他的個
頭超過了父親，成了小伙子。他們的背影，在烈
日下搖曳出別樣的風景，留下滿地的祝福。父子
之間的交流，原來也是成長的秘密，伴有陣痛，
充滿誤解，但是有一天回首的時候，會發現你與
他是同樣地孤獨與迷惘。

受中國式教育的影響，男兒有淚不輕彈，男人
遇到挫敗、遭遇困窘，統統壓抑在心內，長此以
往就會累積負能量，極易爆發，所以父子的溝通
比母子的溝通更為重要。就像瑞蒙．卡佛
（Raymond Carver）筆下的那個工薪階層中年男
子：他要給母親、前妻寄錢，為弟弟還債，支援
女兒生活，還計劃搬到澳洲，生活飽受圍困。一
天，他做了個夢，父親活了，他騎在他的肩膀
上，慢慢地鬆開手。假裝他是大象，帶着他去商
店，或去公園，他推着他蕩鞦韆。夢是他內心的
鏡像，或者說，大象是他生活的隱喻—他在尋
找出口，抵達平衡。
我常常會想起魯迅先生和海嬰。海嬰剛出生的
時候，魯迅興奮得像個孩子，給他起名「小紅
象」，他對海嬰近乎溺愛，父子的溝通也很有意
思。晚年，魯迅夜不能寐，經常獨自走到陽台
上，和衣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海嬰夜裡起來上
廁所，見狀，便悄悄地躺在他的身邊。許廣平醒
來，不見兩人，去陽台一看，父子在漆黑的夜空
下並排躺在陽光水泥地上。這一幕，讓人無不動
容，就像電影鏡頭一樣，唯美，永恆。
另一個細節，有一次陳丹青先生發現虹口公園
毛主席手書的魯迅墓碑被兩側的樹木遮沒了，而
魯迅初葬的碑，字體拙樸，筆鋒轉折竟有魯迅手
書的圓潤和內斂，他詢問這是誰寫的，海嬰回答
說，這是他七歲喪父的時候，母親扶持着，他一
字一字親手寫成的。與其說他以這種方式紀念父
親，不如說是一種精神的傳承：通過手書完成父
子最後的「對話」—那是外人無法理解的深沉
和堅定。
還有一對回民父子，我記憶深刻。上中學的時
候，每天要路過一個回民村莊。在路上，看到一
個男子站在大門外，光頭、鋥亮、大肚腩，對襟
大褂洗得發白。他旁若無人地搖頭晃腦，又情不
自禁地伸開雙臂，旁邊的老黃牛閉目養神，對他
的舉動已經見怪不怪。莊裡的人問他：「吃了

嗎？」他笑笑，不回答，光搖頭。很多人喊他
「傻子」，他先天因病致殘，腦子壞了。
午後，陽光充足，他的父親，頭戴伊斯蘭白

帽，牽着他的手，趕着牛在街上徘徊。「那是帶
着他出去散散心，光在家裡憋着也不好。他的阿
爸可操碎了心！」老黃牛在前面，和着主人的節
奏，不疾不徐，很善解人意的樣子。倒是傻子，
走着走着就停住了，像個任性的孩子，耍脾氣，
老父親牢牢抓住他的手。斑駁的陽光下，他的那
雙眸子，澄淨、明亮，有種歷經苦難洗禮後的聖
潔感，使人敬畏。有些時候，兒子賴着不走，他
無計可施，招呼老夥計看着他，自己把牛趕回
家，再回來接他。
那年春節，年三十的中午，我從外面回來，我
再度遇見回民父子。傻子兒子在前面走，老父親
手扶着自行車在後面，邊走邊和路人打招呼，和
藹，虔敬。傻子依舊搖頭晃腦，踱着大步，張着
雙臂，沒有了黃牛作伴，他有些寂寞。老父親瘦
了很多，眼角、眉梢間洩露出擋不住的衰老痕
跡。傻子更健壯了，沒心沒肺地走着，不怕迷失
地走着。父子之間沒有任何交流，卻彷彿說了很
多，也許那些私語都飄進了老牛的耳朵中，反芻
成前世的因果。
後來，很長時間，我再也沒有見到父子。但

是，父子倆放牛散步的場景，經常浮現在我的眼
前，就像發生在昨天，那麼的真實，那麼的迷
人。

父與子

卜
戴
倫
得
本
屆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相
信
村
上
春
樹
不
會
有
意

見
了
，
記
得
上
屆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得
獎
後
，
春
樹
在
他
香
港

的
讀
者
擁
戴
下
大
熱
倒
灶
，
粉

絲
們
為
他
深
深
表
示
不
值
，
春
樹
也

禁
不
住
說
過
幾
句
酸
話
，
說
最
佳
而

最
有
力
的
評
判
，
早
已
經
是
他
四
百

萬
𣈱
銷
書
的
讀
者
。
以
為
諾
貝
爾
獎

等
同
暢
銷
書
獎
，
這
個
主
觀
錯
誤
的

想
法
，
顯
然
跟
他
的
粉
絲
一
樣
天

真
。可

是
卜
戴
倫
得
獎
，
他
應
該
心
悅

誠
服
了
，
至
少
卜
的
粉
絲
加
起
來
也

不
會
少
過
四
百
萬
，
至
於
會
不
會
認

為
歌
手
與
文
學
沾
不
上
邊
，
相
信
他

也
不
會
再
說
酸
話
，
為
什
麼
？
不
可

不
知
，
春
樹
本
來
對
音
樂
的
喜
愛
，

還
在
文
學
之
上
呢
，
他
說
自
己
二
十

九
歲
之
前
從
未
寫
過
小
說
，
自
小
迷

上
音
樂
，
開
了
家
小
型
咖
啡
店
，
也
是
為
了
可

以
從
早
到
晚
聽
爵
士
音
樂
。

他
之
所
以
忽
然
想
到
寫
小
說
，
也
由
音
樂
靈

感
所
帶
來
，
就
是
想
把
音
符
化
成
文
字
，
把
旋

律
付
諸
文
章
的
段
落
，
寫
着
寫
着
，
有
無
窮
無

盡
享
受
音
樂
悠
揚
的
快
感
，
他
的
長
篇
小
說
，

就
滿
佈
古
典
音
樂
節
奏
。

他
還
特
別
喜
愛
荀
白
克
的
交
響
樂
和
康
特
．

貝
西
大
樂
團
，
對
於
音
樂
，
完
全
出
自
個
人
的

喜
愛
，
家
人
是
音
樂
盲
，
朋
友
着
迷
的
樂
曲
，

也
不
是
他
那
杯
茶
，
百
分
百
出
自
個
人
愛
好
，

冷
門
得
很
。
從
原
子
粒A

M

到FM

，
從LP

到

C
D

，
打
從
平
價
唱
針
黑
膠
唱
片
時
期
開
始
，
音

樂
已
是
他
生
命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文
學
獎
頒
給
卜
戴
倫
，
他
肯
定
不
會
有
異

議
，
至
少
他
感
覺
到
作
曲
家
作
品
裡
便
有
文
學

的
靈
魂
，
雖
然
卜
戴
倫
未
必
是
他
的
至
愛
。
披

頭
四
呢
？
他
說
最
初
二
十
年
還
沒
有
什
麼
感

覺
，
直
至
二
十
年
後
在
寂
寞
希
臘
小
島
居
住
期

間
，
偶
然
全
神
閉
目
細
聽
過
錄
音
之
後
也
愛
上

了
，
如
果
下
屆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也
頒
給
披
頭

四
，
春
樹
一
定
也
沒
話
說
。
卜
戴
倫
開
了
頭
，

文
學
領
域
擴
闊
了
，
披
頭
四
得
文
學
獎
，
也
有

可
能
吧
！
諾
貝
爾
獎
評
判
不
懂
廣
東
音
韻
，
要

不
然
一
定
不
會
忘
記
我
們
的
唐
滌
生
。

村上春樹與文學

百
家
廊

鍾
倩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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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伍呆呆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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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隨想
國國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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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地地

■父子情深。 網上圖片


